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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塞西政府的科普特族群政策及其挑战

郝诗羽

摘　 　 要： 长期以来，科普特人与穆斯林间的族群矛盾是困扰埃及的主要

社会问题之一。 历史上，每当国家形势动荡、社会关系紧张时，埃及的族群

问题就格外突出。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命”爆发后，埃及的族群的矛盾再次

凸显，对埃及政府构成挑战。 出于稳定国内形势、重塑外交格局以及巩固

个人政治地位的需要，塞西自上任以来将缓和族群矛盾作为执政重点之

一，主要措施包括安抚科普特人、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推广温和宗教思想

等。 塞西政府针对科普特人所实施的族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

民众不满情绪蔓延、极端势力猖獗等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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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Ａｂｄｅｌ Ｆａｔｔａｈ ａｌ⁃Ｓｉｓｉ）上台后，面对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

革命”①的遗患，稳定国家秩序和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而利用科普特人问题②，激
化其与主体族群穆斯林间矛盾则成为埃及国内反对塞西的政治势力的主要着力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塞西政府在埃及境内禁售黄马甲，以防民众在“一·二五革命”
纪念日的敏感时期效仿法国“黄马甲运动”组织抗议活动。③ 此举凸显出当前埃及国

内形势依然严峻。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国内族群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面

临的形势仍很严峻。 缓和族群矛盾是塞西政府推行的主要政策之一。 作为埃及国

内族群问题的焦点，科普特人④与穆斯林间的族群矛盾由来已久，本文在梳理科普特

人问题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塞西政府的科普特族群政策，探究其政策制定

的动因及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 埃及科普特人问题的历史演变

受到历史、宗教和地缘等因素的影响，埃及的人口结构较为复杂。 现阶段，埃及

国内的族群结构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约占全国总人口（１．０４５ 亿）的 ８４％。 科普

特人等其他少数族群、宗教少数派⑤共约占埃及总人口的 １６％。⑥ 作为埃及规模最

大的少数族群，科普特人问题一直是埃及国内的主要族群问题，并引发国内外的广

泛关注。 自穆斯林征服埃及以来，穆斯林与科普特人间的族群矛盾在埃及历史上从

未间断过。 每当国家形势动荡、社会关系紧张时，二者的矛盾都会升级成为社会动

荡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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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革命”发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埃及民众通过街头示威、游行、抗议、罢工等形式开展反政

府活动。 它共持续 １８ 天，波及开罗、苏伊士、亚历山大等埃及多座城市。 抗议活动导致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

务、民族民主党结束一党专政。
科普特人问题泛指一切关于科普特人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问题的总和。
Ｈａｍｚａ Ｈｅｎｄａｗｉ， “Ｅｇｙｐ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Ｖｅｓｔｓ Ｓａｌｅ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Ｃｏｐｙｃａ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３８ａ１ａ０３ｃ６６２３４３７２ｂ２１４９ｆ３０１３ｆ６４２ｅｄ？ ｆｂｃｌｉｄ ＝ ＩｗＡＲ３ｑｋ ＿ｍ３ｇｒｉｇｙＹＱ⁃
ＧｎＧＱｓｓｇＶｔＺ４ｇ５Ｉ４７ｃｚＨ⁃ｊＹＭＧｖｗｙＳｒｉｚＢ９ＧＨｑ８ｂＣｐｂｏＵ，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族群”是一个文化概念，指因持语言、宗教、历史、习俗等共有的文化认同而形成的群体，其中宗教性

群体是“族群”的类别之一。 “少数族群”作为一个相对概念，在中东地区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分析和讨论

的，一般都拥有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宗教文化认同。 在埃及，科普特人可以被定性为少数族群。 这种学术观点在

国内外学界已被广泛接受。 详见［英］史蒂夫·芬顿：《族性》，劳焕强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版，
第 ５８ 页。

埃及国内的少数族群及宗教少数派主要包括科普特人、努比亚人、贝都因人、亚美尼亚人、柏柏尔人、
犹太人、什叶派穆斯林和巴哈伊教徒等。 其中，科普特人作为埃及最大的少数族群，约占埃及总人口的 ８％ ～
１０％。 近年来，努比亚人问题、贝都因人问题、什叶派穆斯林问题等都在埃及有所抬头，但均未造成重大影响。
科普特人问题仍是埃及国内最突出的族群问题，埃及当局也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

Ｙｏｕｓｒａ Ａ． Ｍｏｈａｍｏｕｄ， Ｄｉｅｇｏ Ｆ． Ｃｕａｄｒｏｓ ａｎｄ Ｌａｉｔｈ Ｊ． Ａｂｕ⁃Ｒａｄｄａ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Ｑ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Ｖｏｌ． ２２， ２０１３，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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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特人是埃及的土著居民。 公元 ６４１ 年阿拉伯军队占领埃及，开启了科普特

人不断被边缘化的历史。 从相对宽松的自然同化到严苛的强制同化，大批科普特人

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和被迫使用阿拉伯语。 经过阿拉伯人长达 ６ 个世纪的统治，埃及

国内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的人口比例从 ９０％降至约 １０％。① 因宗教信仰不同，科
普特人被穆斯林统治者苛以重税并逐出军队及行政机构等权力部门。 科普特人在

社会权力、人口规模、文化影响力等方面都逐渐趋于弱势。 １４ 世纪至 １９ 世纪埃及有

关科普特人的历史记录非常罕见，这足以说明埃及当局对科普特人的轻视。②

当然，科普特人因技能特长或时代需要也曾在个别时期短暂地拥有一定的社会

优势地位，但都未能根本上扭转族群的弱势地位。 奥斯曼帝国时期，科普特人利用

审计技能重回税收岗位，使其的经济地位得到改善。 西方殖民及穆罕默德·阿里改

革时期，埃及亟需推进现代化进程，科普特人的文化与技能优势得到发挥。 通过与

西方商人开展贸易合作、国家土地并购以及占据高层公务员岗位的优势，科普特人

积累了大量财富。 数据显示，科普特人在 １９１４ 年坐拥国家一半的财富和 １５０ 万费

丹③的土地。④ 除了经济地位的提升，科普特人也开启了长达近 ４０ 年的族群政治斗

争。 除在国家行政部门和军队都担任部分要职外，在英法殖民者的启发下，科普特

人也树立了争取族群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意识。 ２０ 世纪初，科普特人成立了“科普特

改革协会”（Ｃｏｐｔ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科普特大会”（Ｃｏｐｔｉｃ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来争取族

群平等并积极投身埃及的独立运动。 １９３０ 年后，随着埃及国内穆斯林精英社会地位

的上升，国家遵循西方现代发展的指导路线遭到否定，回归以伊斯兰教为指导的国

家发展模式受到推崇。 埃及当局认为科普特人作为宗教少数族群，应臣服于国家主

体族群，不应担任政府要职。 因此，科普特人被逐渐排挤出政府、高校、司法等关键

部门，基层的公务员体系也缩减了对科普特人的开放程度。
埃及独立后，科普特人问题逐渐凸显，埃及国内的族群矛盾也逐渐公开化。 埃

及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未能处理好族群问题，导致族群矛盾日趋复杂。 在纳赛尔时

期，埃及当局推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经济改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科普特人问题的

严重性。 埃及《１９５６ 年宪法》明确了埃及的阿拉伯身份，埃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也由阿

·４６·

①

②

③
④

杨灏城、朱克柔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４７ 页。
Ｏｔｔｏ Ｆ．Ａ． Ｍｅｉｎａｒｄｕｓ，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ｏｐｔｉｃ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Ｃａｉｒｏ：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 １６．
费丹是埃及土地面积计量单位，１ 费丹为 １．０３８ 英亩，约合 ４，２００ 平方米。
Ｖｉｖｉａ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ｓ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ａｕｒ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１， 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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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民族主义所主导。① 虽然科普特人不抵触阿拉伯民族主义，但也存在对国家的

“阿拉伯属性”是否会进一步导致“伊斯兰属性”抬头的担忧。 在经济上，当局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与国有化改革，科普特富豪成为被打击的主要目标。 原本控制

国家 ５１％银行金融业、４４％制造业、３４％农业土地和 ７５％运输业的科普特人的财富急

剧缩水。② 科普特贵族的巨额财产逐渐流失，而多数科普特农民则因土地流失而成

为无业者。 自此，科普特人在经济上难再有起色。 因族群利益遭受直接侵害，科普

特人在埃及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科普特人问题进一步恶化。 然而，纳赛尔与科普

特正教会高层的亲密合作，又对科普特人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 埃及政府赋予科

普特正教会特权，作为回馈，正教会需保证科普特人对国家的忠诚。 科普特正教会

扮演了科普特人唯一代言人和当局合作者的双重角色，致使许多客观存在的科普特

人问题无法得到实质性解决。
在萨达特时期，科普特人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族群矛盾进一步凸显。 为巩固政

权，萨达特执政初期通过下令释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来笼络穆斯林，并在埃及《１９７２
年宪法》中规定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伊斯兰教法作为埃及

立法主要来源等条款。③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势力迅速扩张，伊斯兰教对埃及社会的

渗透持续加深。 科普特人在埃及社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在日常生活中常遭受无端袭

扰的现象也日趋严重。 科普特世俗及宗教阶层均对当局倡导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和

社会频发的宗教暴力事件极为不满。 大批科普特人移居海外，这导致埃及的科普特

人问题渐趋国际化。 作为科普特人代言人的科普特正教会教皇谢努达三世

（Ｓｈｅｎｏｕｄａ ＩＩＩ）与萨达特政府进行了直接对抗，终以被流放而收场，埃及的族群矛盾

上升至难以调和的状态。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当局重视营造缓和族群矛盾的氛围，经过流放的科普特

正教会教皇回归后对当局的态度也从“敌视对立”转为“友好合作”。 但埃及的族群

矛盾并未得到根本缓解，而是暗藏于社会其他矛盾中。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重新兴起，加之埃及社会矛盾激化，科普特人再次成为暴力袭

击和政治压制的对象。 穆巴拉克政府暗中偏袒伊斯兰势力，科普特正教会又一味屈

服于总统的做法，难以维护对科普特人的权益。 在科普特人内部，积极伸张族群利

益的海外科普特团体在科普特正教会的打压下难以发声。 族群利益被践踏却不能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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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王锁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兼论现当代埃及—阿拉伯关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论

文，２０００ 年 ２ 月，第 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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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报计划与微缩中心：《１８０５－１９７１ 年埃及宪法》，开罗：金字塔制作影印公司 １９７７ 年版，第 ３５９

页。 转引自王锁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兼论现当代埃及—阿拉伯关系》，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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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埃及官方与教会的保护，令科普特青年和知识分子等团体极为愤懑，埃及的科

普特人问题持续发酵。
“一·二五革命”爆发后，埃及族群关系在短暂缓和后再度恶化，族群问题成为

国家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在为期 １８ 天的“一·二五革命”过程中，埃及不同族群

一度营造出“并肩作战”的和谐场景。 正如 １９１９ 年反抗英国殖民统治那样，科普特

人与穆斯林内心共同的“埃及认同”发挥了作用，双方都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 但和

谐稍纵即逝，双方的关系在“革命”后便急转直下。 随着埃及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
族群对立严重并导致族群矛盾再次升级。 少数族群问题成为埃及社会矛盾的焦点

之一，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袭击事件屡见不鲜。 同时，科普特人也因伊斯兰势力的

急剧增长而处于前所未有的弱势地位。 特别是穆尔西执政后，族群关系在社会各层

面都处于紧张状态，族群矛盾进一步加剧。 在普通民众层面，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

以及对立情绪的上升，平民间冲突的频次和烈度明显增加。 作为主体族群的穆斯林

公开歧视、贬低科普特人，族群间的琐碎摩擦都会被社会舆论放大至宗教冲突层面。
为了不引起更大的教派冲突，法官常常息事宁人判决穆斯林胜诉。 这导致伊斯兰激

进派气焰更加嚣张，科普特人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双方积怨不断加深。 在领导人

层面，穆尔西未能给予科普特人充分的尊重。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穆尔西反常地缺席

新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Ｔａｗａｄｒｏｓ Ⅱ）任命仪式。① 此外，在科普特人

遭遇恐怖袭击原因尚未查明时，埃及当局便通过总统顾问发表公开声明，暗指冲突

责任应归咎于科普特教堂人员。 穆尔西还拒绝前往实地进行慰问，仅以口头方式表

达关心。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科普特正教会教皇无视政府禁令，３０ 年来首次前往上埃及

举行修道院会议，公开表达对执政当局的抵触情绪，称“教会曾尝试与当局就国家利

益进行商讨，但事与愿违”③。 由此可见，“一·二五革命”后，穆斯林与科普特人间

的裂痕不断扩大，埃及的族群矛盾已经恶化至难以掩盖的严重程度。

二、 塞西执政以来应对科普特族群问题的政策

在塞西执政之前，无论是过渡政府还是穆尔西政府都未能处理好“一·二五革

命”对埃及内政外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塞西在竞选演讲中呼吁

把埃及建成一个现代民主、全民平等的公民国家。 次月，塞西便以总统候选人的身

·６６·

①

②
③

Ｐａｕｌ Ｓ． Ｒｏｖ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ｕｓｌｉ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 ２７３．

彭超：《埃及科普特人研究》，郑州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论文，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１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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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ｈｒａｍ．ｏｒｇ．ｅｇ ／ Ｎｅｗｓ ／ ６４１３５．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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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拜访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并向其致以复活节的问候。① 在当选之

前，塞西的言行就表现出其极力维系与科普特族群关系的政策倾向。

上台之初的塞西将维护族群和谐、稳定宗派关系、弥合社会裂痕作为其政策主

要目标之一。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塞西政府一直坚持营造埃及和谐的族群关系、强调国

家统一，其族群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安抚以科普特人为代表的宗教少数派族群。 在官方立场的表达中，塞西

政府一直给予科普特族群充分的尊重。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塔瓦

德罗斯二世受邀参加塞西总统的就职典礼，并被置于与爱资哈尔大教长同等重要的

嘉宾席位上。 每逢科普特东正教圣诞节当日，塞西都会亲临教堂为基督徒送上祝

福。 在历史上，历届埃及总统仅是在圣诞夜到访教堂或通过电话进行祝贺，这足以

体现出塞西对科普特人的诚意。 与穆尔西政府暗示穆斯林不能向科普特人送去祝

福相反，塞西本人及其政府主要官员和埃及社会头面人物都在圣诞节向科普特人表

达祝贺。 ２０１９ 年科普特东正教圣诞节，以爱资哈尔大教长为代表的宗教界人士和埃

及国防部部长等军方力量都到访教堂进行慰问。 不仅如此，圣诞前夕，爱资哈尔官

方在其社交网站页面发布宗教法令，明确规定穆斯林与科普特人之间进行友好的日

常交往符合伊斯兰教法，二者应宽容共存，在宗教庆祝活动和日常社交场合中彼此

问候、互送礼物是可行的，更是被提倡的。② 埃及国防部部长穆罕默德·扎基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Ｚａｋｉ）也到访教堂向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致以问候，并肯定

了武装部队中的科普特成员对埃及国家安全作出的贡献。③

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塞西政府力求实现族群间的平等并着力解决少数族群的

现实困难。 一直以来，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相互争夺社会资源是双方矛盾难以调和的

根本原因。 穆斯林是埃及社会的主体族群，在族群规模和影响力上都较科普特人具

有明显优势。 同时，历届政府首脑也都是穆斯林。 科普特人在国家社会资源分配上

一直不占优势，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处于边缘地位。 以最为典型的宗教场所

用地来说，教堂和教会是基督徒宗教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然而，因审批流程

的繁杂以及审批条件的模糊，科普特人修建教堂的需求一直未能得到充分满足。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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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ｇｒｅｅ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ｇｉｆｔｓ⁃ｗｉｔ．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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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穆斯林修建清真寺则容易得多。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埃及人口呈爆发式

增长，教会也因发展需要不断扩大，修建清真寺和教堂的需求同步增长，双方的需求

在埃及突出的人地矛盾面前显得更为棘手，随着对资源竞争的上升，二者的冲突也

不断升级。 ２００３ 年，在“胡马雍”法令①的基础上，埃及官方再次强调“修建教堂需要

总统的审批”②。 据埃及官方发布的数据，整个埃及境内登记在册的教堂仅 ２，８６９
座，这与科普特人的人口占比严重不匹配。③ 塞西上任后，埃及政府通过简化审批流

程、推进教堂合法化等手段来解决科普特族群的现实需求。 埃及《２０１４ 年宪法》第
２３５ 条明确了教堂建设及翻新的权属规定，强调其目的是“保障基督教徒进行宗教仪

式的自由”。④ 埃及议会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通过修订法案，将教堂修建审批权下放至

地方省长一级。 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已有 ３，７３０ 座无证教堂提交了合法化申请，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埃及内阁确认已有 ３４０ 座完成审批流程。 尽管这一过程面临

地方宗教狂热分子的暴力反对，但埃及前总理谢里夫·伊斯梅尔（Ｓｈｅｒｉｆ Ｉｓｍａｉｌ）仍
向社会呼吁加快无证教堂合法化进程。⑤ 此外，在新建宗教用地上，塞西政府也给

予穆斯林、科普特人同等待遇。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基督诞生大教堂（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ｉｔｙ）在埃及新行政首都落成，此建筑可同时容纳约 ８，２００ 人，面积达 ７，５００ 平

方米，是中东最大的基督教教堂。 与此同时，一座大型新建清真寺也将在附近

落成。⑥

在权力分配上，塞西政府尝试将少数族群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并给予其与穆斯林

同等的社会权力，而不再像历届政府那样将科普特人排除在财政、司法等政府重要

部门之外。 为应对经济下行局面，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塞西政府宣布成立“埃及万岁基金会”
（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 Ｅｇｙｐｔ Ｆｕｎｄ），明确规定该基金会由埃及中央银行、科普特正教会教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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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马雍”法令颁布于 １８５６ 年，它是埃及关于修建教堂事项最早的现代法令。 从内容上来看，该法令

赋予了基督徒修建教堂的权利，但同时也强调修建教堂必须通过国家元首的审批。 此法令的有效性在埃及社

会长期存在分歧。 直至 １９５２ 年埃及国家行政法院判定，“胡马雍”法令依然具有法律效应。
段九州：《科普特问题和埃及宗教冲突的制度性根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２３－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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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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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资哈尔大教长共同管理。① 此类举措在历届政府中十分鲜见。 以往政府重要部门

即使有科普特政治精英出现，他们大多是扮演“政治花瓶”的角色，难以掌握实权。
另外，为了体现对科普特人的充分尊重和平等对待，除穆斯林的宗教节日外，塞西政

府在 ２０１９ 年将科普特东正教圣诞节列入全国带薪法定假日。②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８ 日，埃
及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允许埃及基督徒享受为期一月的带薪休假，前往耶路撒冷进

行朝圣活动；同时判定《国家公务员法》（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Ｌａｗ）中仅允许穆斯林前往麦

加朝觐而禁止科普特参与朝圣活动的规定违宪。 埃及社会舆论称此举对科普特人

在埃及全面享有公民权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将 ２０１４ 年《宪法》中规定

的公民一律平等落到了实处。③

第二，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 首先，在防范工作中，塞西政府重视完善法律体

系。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埃及出台的《反恐怖主义法》填补了国家法律体系在反恐方面的空

白。 此前，埃及一直处于全国紧急状态，但从未出台过正式的反恐法律。④ 其次，塞
西政府积极完善相关的行政机构。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埃及官方宣布成立“反教派

主义委员会”（Ａｎｔｉ⁃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该委员会成员由埃及武装部队、情报

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安全局成员组成，其设立目的是制定预防和打击宗派极

端势力的总体战略和实施计划，并完善宗派事件的处理机制。⑤

此外，塞西政府还依靠外部力量开展联合反恐行动。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塞西多次

公开表态愿同美国联合打击恐怖组织。 美方对此积极回应，表示愿意与埃及开展合

作，共同遏制恐怖主义在中东地区的蔓延。 双方之前已就认定“耶路撒冷支持者”、
“伊斯兰国”为恐怖组织的问题上达成共识。⑥ ２０１９ 年初，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在其中东之行中将埃及纳入“中东战略联盟”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成员之一，同时表示要加强双边关系，共同打击中东极端势力，并对埃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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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ｋｅ⁃ｍｕｓｌｉｍｓ⁃ｈａｖ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ａｉｄ⁃ｈｏｌｉｄａｙｓ⁃ｆｏｒ⁃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

王志强：《埃及〈新反恐法〉的政治发展目标及其实现》，载《决策与信息》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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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ｃｏｍｍｉｔｔ．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孙德刚：《埃及成为国际反恐重要的前线国家》，载《文汇报》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第 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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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保护宗教自由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表示肯定。①

在善后安抚工作方面，塞西政府也表现出与历届政府截然不同的态度。 近年

来，埃及国内极端事件的受害者主要为科普特人，在事后处置上，政府多采取敷衍的

态度草草了事。 在穆尔西时期，埃及甚至出现官方为袒护穆斯林反而将极端事件的

成因归咎于科普特人的情况。② 塞西在事后处理上表现出更为积极和客观的态度。
例如，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一辆载有科普特人的巴士遭遇袭击，造成多人伤亡。 为安

抚受害者及其家属，埃及官方次日便作出紧急回应，宣布遇难者享有烈士待遇且其

家属可获 １０ 万埃镑抚恤金，事件导致的重残者及遇难者家属可获每月 １，５００ 埃镑的

经济补偿。③

第三，加强社会引导，倡导公民平等与温和伊斯兰思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有埃及国

会议员提出应删去身份证中“宗教身份”一栏，以体现埃及 ２０１４ 年《宪法》第 ５３ 条，
该条法律规定埃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得因宗教、信仰、性别、地理归属、
社会阶层等原因受到歧视”。④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埃及议会就此议题再次展开讨论。 随

后，塞西总统在 ２０１８ 世界青年论坛上强调埃及“支持公民信仰自由、抵制宗教歧视；
埃及公民不存在宗教信仰的区分，其共同拥有‘埃及人’的身份认同”⑤。 可以看出，
塞西一直倡导宗教自由、平等和谐的思想理念。 塞西上台后就与温和的伊斯兰力量

代表开展密切合作；同时，塞西在各种场合多次呼吁阿拉伯社会需要传播温和伊斯

兰教义、开展宗教革新。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埃及举行伊斯兰教先知纪念活动，塞西发表

讲话称：“现阶段，以伊斯兰教之名的守旧、极端的宗教行为使世界对伊斯兰教产

生了误解。 相反，伊斯兰教本应传递和平、共存的温和理念。 构建人类共同体是

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柱，社会中每个个体不因宗教信仰、种族差异而有所区别。 所

以，为了捍卫穆斯林的声誉和社会良性发展，开展温和化的宗教革新是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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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Ｐ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Ｎｅｗ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 Ｃａｒｄｓ，”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ｔｒｅｅｔ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０１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ｍｐ⁃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ｎｅ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ｆｆｉｌｒｉ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ｃａｒｄｓ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Ｐ ｔｏ Ｓｕｂｍｉｔ Ｂｉｌｌ Ｏｍ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ｓ ｔｏ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ｔｒｅｅｔ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１２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ｍｐ⁃ｔｏ⁃ｓｕｂｍｉｔ⁃ｂｉｌｌ⁃ｏｍ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ｅ⁃ｉｄｓ⁃ｔｏ⁃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埃及塞西政府的科普特族群政策及其挑战
􀪇􀪇􀪇􀪇􀪇􀪇􀪇􀪇􀪇􀪇􀪇􀪇􀪇􀪇􀪇􀪇􀪇􀪇􀪇􀪇􀪇􀪇􀪇􀪇􀪇􀪇􀪇􀪇􀪇􀪇􀪇􀪇􀪇􀪇􀪇􀪇􀪇􀪇􀪇􀪇􀪇􀪇􀪇􀪇􀪇􀪇􀪇􀪇􀪇􀪇􀪇􀪇􀪇􀪇􀪇􀪇􀪇􀪇􀪇􀪇􀪇􀪇􀪇􀪇

的重要议题。”①

三、 塞西政府族群政策的动因

埃及重新发展需要融洽的族群关系。 客观地说，埃及社会确实存在棘手的安全

问题，而科普特人问题是国内最为重要的族群问题，是解决埃及族群矛盾的主要突

破口。 “一·二五革命”爆发后，隐匿在埃及社会的青年问题、就业问题、经济问题等

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这些社会矛盾常常以族群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同时，在政

治变革期间，频繁的政权更迭使埃及社会出现了“安全真空”，穆斯林与科普特人在

“一·二五革命“过程中短暂和睦后，双方都意识到此次政治变革是自我政治发展的

良机，双方的竞争关系不断升级，族群冲突也就随之增多。 据统计，２０１１ 年埃及境内

穆斯林与科普特人冲突事件的数量是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倍之多。② 特别是穆尔西执政时

期，虽然穆尔西通过退出穆兄会、辞去党内职务等方式表明与伊斯兰主义力量划清

界限的姿态，但他的上台确实壮大了埃及的伊斯兰主义势力。 尤其在上埃及的村

庄、乡镇等落后地区以及穆兄会的势力范围，族群矛盾迅速上升，族群冲突事件屡屡

发生，导致族群关系极为紧张。 穆尔西时期，埃及共发生了 ９，０００ 余场游行示威活

动，族群冲突事件高达 ４８１ 起。③ 在地区层面，极端组织的快速发展也对埃及国内安

全形势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二五革命”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分支大肆

向埃及渗透，穆兄会极端派别因被定性为恐怖组织也开始发起极端暴力袭击，这都

使埃及社会稳定遭受极大挑战。 其中针对科普特人的袭击和科普特教堂的爆炸时

有发生，波及开罗、亚历山大、西奈以及明亚等多个地区。
埃及令人堪忧的安全状况直接影响了国家重建进程。 埃及旅游业一直是埃及

的支柱产业，也是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 但恐怖袭击事件使得埃及旅游业受到重

创。 据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埃及境内旅游人次同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相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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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ｉｓｉ Ｃａｌｌｓ 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ｔｏ ‘ Ｓｐ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ｈｒａｍ．ｏｒｇ．ｅｇ ／ 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 ／ ６４ ／ ３１６５７４ ／ Ｅｇｙｐ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Ｅｇｙｐｔｓ⁃Ｓｉｓｉ⁃
ｃａｌｌｓ⁃ｏ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ｔｏ⁃ｓｐ．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Ｍａｒｉｚ Ｔａｄｒｏｓ， Ｃｏｐ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Ｃａｉｒｏ：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 １３９．

Ｇｅｈａｄ Ｅｌ⁃Ｈａｄｄａｄ， “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Ｓｔｅｐ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Ｊｕｌｙ ９，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ｌｍｅｎｄｒｏｎ．ｃｏｍ ／ ｔｒｉｂｕｎａ ／ ｉｎ⁃ｅｇｙｐｔ⁃ａ⁃ｖｉｏｌｅｎｔ⁃ｓｔｅｐ⁃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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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５１．２％。①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埃及国内的安全问题是国家重建的首要任务，而融洽

族群关系也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国家发展对安全局势的客观需求促使塞西政府重

视并采取促进族群和谐的政策。
从执政角度来看，采取族群和解政策也是塞西出于个人政治利益的需要。 首

先，塞西借助族群议题来打击国内政敌。 历史上，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一直在埃及

政坛相互博弈。 塞西作为军方力量的代表，上台之后便将矛头直指前总统穆尔西，
声称“穆兄会并非所谓‘真主的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才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

和谐。 解决社会的安定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穆兄会的问题”②。 塞西通过罢免及审判

穆尔西，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等方式，有效打击了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

义力量，消除了政治阻碍。 同时，塞西在各种场合大力倡导温和伊斯兰思想，也是反

衬之前伊斯兰主义势力在处理科普特族群问题上的不当之举。 其次，塞西此举也是

为了扩大自身的执政基础。 在打击穆兄会的同时，塞西一直与温和伊斯兰力量的代

表———爱资哈尔大教长开展合作并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利用后者的号召力笼络

了国内大批温和派穆斯林民众。 同时，塞西坚持贯彻友好包容的族群政策，给予科

普特人希望并增强其对政府的满意度，有利于赢得科普特民众的支持。 最后，族群

和解政策有利于安抚人心，掩盖其执政的短板和被动局面。 塞西上台以来，确实在

经济重建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仍难改变政治失序带来的经济低迷局面。 因经

济困境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所以民众对塞西政府的信心及满意度自然会降低。 与

经济政策相比，族群和解政策容易看见成效，所以利用族群政策有利于在短期内缓

解埃及民众的不满。 实际上塞西执政后又重新走上了强人政治的老路，政治转型并

未朝民众期待的方向发展。 ２０１８ 年虽然塞西仍以 ９７．０８％的高得票率赢得连任，但
埃及全国投票率仅约 ４０％，甚至低于 ２０１２ 年穆尔西参选总统时５１．８％的投票率。③

由此可见，埃及民众对现状并不满意。 塞西政府实行族群和解政策、倡导温和公正

的伊斯兰思想，对重塑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有一定的帮助。
从国际层面看，推行族群和解政策和打击极端势力有助于重塑埃及的国际形

象，巩固埃及与大国的关系。 长期以来，科普特人问题受到西方世界的持续关注。
１９１１ 年埃及科普特记者基里亚科斯·米哈伊尔（Ｋｙｒｉａｋｏｓ Ｍｉｋｈａｉｌ）在伦敦出版了

·２７·

①

②

③

Ａｓｗａｔ Ｍａｓｒｉｙａ， “ Ｅｇｙｐｔ􀆳ｓ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Ｄｒｏｐ ５１． ２％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２０１６： ＣＡＰＭＡＳ，”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ｓｔｒｅｅｔ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２８ ／ ｅｇｙｐｔｓ⁃ｔｏｕｒｉ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ｓ⁃ｄｒｏｐ⁃５１⁃２⁃ｉｎ⁃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ｏｆ⁃２０１６⁃ｃａｐｍａｓ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塞西：埃及处于一种战争状态》（阿拉伯文），载《金字塔报》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 转引自杨福昌：《塞西

当选总统后的埃及形势》，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８ 页。
刘旭：《埃及大选塞西高票领先 低投票率折射民众信心不足》，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４ ／ ０５⁃２９ ／ ６２２８０２７．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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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统治下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该书主要记录了科普特人在埃及社会遭遇的不

公对待，科普特人问题自此逐渐引起国际关注。① 自纳赛尔时代起，大批科普特人移

民至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其中一些科普特精英及科普特组织在当地还获得较

大的社会影响力。 特别是“一·二五革命”以来，埃及暴露出的各种社会问题集中以

族群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又一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迫于国际社会的压

力，塞西政府在处理科普特人问题上不得不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 此外，埃及外交

局势在塞西上任初期也十分窘迫。 一方面，非盟暂停了其成员国资格；另一方面，美
国和欧盟国家因对塞西罢免穆尔西行为的政治合法性产生质疑，也暂停了对埃及的

军事援助以及双方的军事合作。② 作为埃及的传统盟友，美国的制裁直接破坏了埃

及的国际环境。 在此背景下，埃及亟需在国际层面修复与大国关系。 地区反恐一直

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特别是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反恐战略的实施主要

依靠地区盟友来完成。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针对中东地区

恐怖主义行动，美国将为地区伙伴国提供支援提高其反恐能力，同时发展地区持久

性联盟以巩固之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恐成果。”③因此，埃及大力实行族群和解政

策、开展反恐行动实际上找到了与美国的利益契合点。 事实证明，埃及紧随美国地

区反恐步调的策略确实取得了成效。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美国恢复了对埃军事援助，援助

金额高达 １．９５ 亿美元。④ 同时，美国肯定了塞西政府对构建和谐、平等、共存族群关

系的努力，并将埃及纳入新的“中东战略联盟”。 除在地区层面开展军事、反恐合作

外，埃美两国还就地区经济、外交战略等展开深入合作。⑤ 埃及也因此有机会与中东

地区大国开展军事、经济、政治等多领域的合作。 由此可见，埃及通过反恐行动不仅

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修复了关系，而且也有效重塑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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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ｉｖｉａ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ｓ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ａｕｒ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１， ｐ． ５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Ｌａｎｄｌｅｒ， “ Ｉｎ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Ｕ．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Ｆｒｅｅｚｅｓ Ｓｏｍ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ｉｄ
ｔｏ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１０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ｏｂａｍ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ｉｄ⁃ｔｏ⁃ｅｇｙｐｔ．ｈｔｍｌ？＿ｒ＝ 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Ｍｅａｄ，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０－１１．

郑国仪：《３０ 年总额近 ８００ 亿美元！ 美国宣布恢复对埃及军事援助》，载《参考消息》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第 ６ 版。

“ＵＳ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Ｒｅｖｉｖｅ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Ｏ’ ｔｏ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 Ｉｒａｎ，”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Ｊｕｌｙ ２８，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ｐｌａｎｓ⁃ｒｅｖｉｖｅ⁃ａｒａｂ⁃ｎａｔｏ⁃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ｒａｎ⁃１８０７２８０７０３３９８２６．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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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塞西政府族群政策面临的挑战

执政五年来，塞西政府实施的科普特族群政策获得了可观的成效，但埃及国内

存在的族群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长远来看，塞西族群政策的成效仍取决于

埃及社会其他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经济发展困境的突破。
首先，塞西政府没有把握住族群问题的实质，未能从源头上治理族群矛盾。 历

史上，一千多年来科普特人问题一直伴随埃及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现阶段埃及族群

问题集中暴露，根源在于因长期遭受就业困难、粮食紧缺、通货膨胀等经济困境，民
众内心的不满情绪被激化，使社会冲突以族群冲突的方式爆发。 科普特人作为埃及

社会的宗教少数派，社会地位一直较为低下，因此社会的不满情绪更易发泄至科普

特人身上。 而不同族群成员的冲突极易引发社会关注和被放大，所以一些本无关宗

教、族群的矛盾也会演化成族群问题。 现阶段塞西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前几届政府相

比并未实现根本突破，国家仍然主要依靠消减经济补贴和寻求外部援助来缓解经济

下行压力，措施相对单一且成效不大。 仅从表层遏制族群问题的激化难以治本，即
使实施铁腕手段也难以从根源上防范和解决这些问题。 以 ２０１９ 年科普特东正教圣

诞节为例，埃及政府从 ２０１８ 年底就针对紧张的安全形势进行防范部署，但在圣诞节

当日，仍有数处教堂顶部发现炸弹，有一处教堂发生爆炸，并造成一名警察牺牲。①

２０１７ 年虽然埃及境内的族群冲突事件数量降至 ２２ 起，但历史上族群问题最为突出

的萨达特时期宗派冲突的发生量也仅为 １０ 起，可见国家的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②

族群和解政策短时间内可以安抚民众，但若国家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民众对

政府的忍耐限度自然会下降。 塞西注重缓和族群矛盾而回避经济困难，久而久之，
难免会让民众对其执政方针产生避重就轻的质疑。

其次，针对塞西的族群政策，穆斯林与科普特人双方的不满不断发酵。 穆斯林

群体谣传科普特人串通了塞西政府，蛊惑其采取有意针对穆斯林的政策。 塞西推行

的族群平等政策也被穆斯林认为是科普特人抢夺了其社会资源。 因此，一些穆斯林

对科普特人产生了敌对情绪，尤其是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偏远乡村，二者的情绪对立

更加突出，由此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族群问题。 另外，科普特人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希

望到失望的渐变过程。 不同于往届政府的敷衍态度，塞西上任之初狠抓族群问题，

·４７·

①

②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 Ｋｉｌｌｅｄ Ｄｅｆｕｓｉｎｇ Ｂｏｍｂ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ｋｉｌｌｅｄ⁃ｄｅｆｕｓｉｎｇ⁃ｂｏｍｂ⁃ｃｏｐｔｉｃ⁃ｃｈｕｒｃｈ⁃１９０１０６０９２５４３６１６．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郑凯伦、李奕言：《埃及总统塞西：新任期面临新挑战》，中国日报网，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 日，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ｓ？ｉｄ＝ １５９６７０６２４９８１３４７７３６２＆ｗｆｒ＝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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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使科普特人看到了希望。 但之后极端分子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袭击仍时有发

生，科普特人仍难以摆脱极端事件的阴影。 同时，埃及经济颓势一直难以得到有效

改观，包括科普特人在内的埃及民众日常生活长期困苦。 这直接削弱了科普特人对

塞西政府的满意程度，一些科普特人认为塞西就是利用少数族群的支持来谋取个人

政治资本，并非切实解决族群问题，种种迹象难免让科普特人对塞西族群政策的初

衷产生质疑。
最后，反恐行动作为解决埃及社会族群问题的主要手段，仍存在较多困难，难以

保证从根源上解决族群问题。 因极端势力结构复杂，其在埃及的发展蔓延势头并未

减弱，塞西政府面临的反恐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现阶段埃及境内的极端势力与境外

恐怖组织相互勾连，具备较强的活动能力，特别是在西奈半岛的北部。 近年来，他们

频频在埃及各地发动恐怖袭击，并在事件发生后多次直接宣布承担责任，公开展示

其与塞西政府对抗的姿态。 与此同时，埃及国内新兴极端势力也在不断壮大。 一方

面，塞西铁腕打击穆兄会，促使很多温和伊斯兰力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现激进

化转向。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陷入长期困境，极端组织对社会上心怀失望的青

年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甚至一些知识分子因对世俗力量产生了怀疑便将希望寄

托于宗教，逐渐论为宗教狂热分子。 埃及政府不仅现阶段面临极端组织的强劲威

胁，未来如何控制极端组织的发展也是其面临的巨大挑战。 然而，科普特人一直是

极端组织主要的打击目标，恐怖主义力量得不到有效控制，就难以解决埃及社会的

族群问题。
综上，埃及的族群问题是历史积怨、社会矛盾等多方面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

塞西政府“就事论事”的政策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取得缓和族群矛盾的成效，但其政策

能否持久并实现标本兼治却值得怀疑。 未来塞西政府仍需着重于突破经济困境，从
根本上改善民生。 只有切实缓解社会矛盾，才能从根源上逐步解决长期困扰埃及社

会的科普特族群问题。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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